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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个体发展的过程乃是个体完整成人的过程。如果说一个人成为有用之才，可以

是私人性的事件，尽管成才需要社会化的标准，但成才过程本身可以在私人性的范围内完成，

那么，个体完整成人则必然是公共性的事件。每个人都活在他人之中，公共性乃是人之为人

的根本属性。学校教育并不是把人培养成供私人使用的器物，培养成谋生的工具，而是把人

培养成人。完整成人乃是学校教育的根本目标，这意味着学校教育必须开启个体的公共生活

视野，历练个体的公共精神，在公共视域中激励个体完整人性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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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生活的内涵与意义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这样写到：“应当追溯他的过去，应当考察他在母亲怀

抱中的婴儿时期，应当观察外界投在他还不明亮的心智镜子上的初影，应当考虑他最初目击

的事物，应当听一听唤醒他启动沉睡的思维能力的最初话语，最后，还应当看一看显示他顽

强性的最初奋斗。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支配他一生的偏见、习惯和激情的来源。可以说，人

的一切始于他躺在摇篮的襁褓之时。”托克维尔在传达最初的影响对一个人成长的意义之时，

提示我们如何注意怎样在年幼的心智镜子中投下积极、合理的初影，从而奠定个体人生发展

的积极、合理的原型。托克维尔还谈到“，一个民族，也与此有些类似。每个民族都留有他

们起源的痕迹。他们兴起时期所处的有助于他们发展的环境，影响着他们以后的一切。”[1]p30 

这里提示我们回到起源来思考当下教育发展的内在精神的初始性源流，同时思考如何培

植新的因素来孕育民族教育精神的新生。正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缺少公共精神，怎样在当

下学校教育中培植公共生活理想的初影，实际上就成了促成民族精神新生的契机。 

公共领域的概念最初是由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一书中提出来的，她认为人类活

动有“私人”与“公共”之别，并认为即使是照亮了人类私生活和亲密关系的微光，也是来

自于公共领域更为耀眼的光芒。齐格蒙特·鲍曼曾在《共同体》一书中指出，“共同体”

（community）这个词，它“给人的感觉总是不错的：无论这个词可能具有什么含义，‘有

一个共同体’、‘置身于共同体中’，这总是好事。”[2]p1~2 与“共同体”相似，“公共生活”

这个词也总是给人以不错的感觉，并认为它总是好东西。当然，词所表达的含义和给人的感

觉是彼此关联的，“公共生活”之所以给人以不错的感觉，是因为这个词所要传递出来的丰

富含义。“公共”一词意味着任何在公共场合出现的东西都能被所有人看到和听到，有最大



程度的公开性。因此公共生活的意义在于能被他人看到或听到。在此意义上，公共生活依赖

于公共空间的存在，是通过言说和行动等实践活动展开的。 

首先，公共生活需要他人的在场。在阿伦特看来，“公共”这个词意味着“任何在公共

场合出现的东西能被所有人看到和听到，有最大程度的公开性。”[3]p32被他人和我们自己看

到和听到，使得事物从被遮蔽的存在之黑暗中走出来，这意味着他人的在场向我们保证了公

共领域的实在性，也构成了公共生活的实在性。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相对，其实在性依赖于

他人的在场，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无数视角和方面的同时在场。“被他人看到或听到的意义

都来自于这个事实：每个人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和听的。这就是公共生活的意义所在。”

[3]p38 

在所提供的这一公共空间中，虽然每个人有不同的立场，从而有着不同的视角，但是却

关注着同一对象。他人的在场，即不同立场与视角的在场是我们区分真正的公共生活与虚假

的公共生活的关键所在。 

其次，公共生活指向公共之善，追求人之卓越。公共生活乃是个人进入他人之中，通过

追求、分有某种公共价值而让自己站到公共空间之中来生存，拓展自我生存空间，从而让个

体超越自我孤立化生存，显现自我存在的卓越。这意味着公共生活乃是为某种公共价值所照

亮的生活，换言之，正是为某种公共价值所观照的个人集中在一定的场域之中，就构成公共

生活。 

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看来，卓越是“被指定给公共领域的，因为只有在那里，一个人可以

胜过其他人，让自己从众人中脱颖而出。”[3]p31这就意味着，一个人的卓越需要他人的在场，

而他人的在场又需要形成一个由他的同伴所组成的公共领域。当然，公共领域的形成不是他

人的偶然或随便的到场。荷马常引用一句话，通过犹美奥斯（Eumaios）（一个本身就是奴隶

的人）之口而说出，即“当某人某一日受奴役的时候，宙斯就拿走了他一半的卓越”。在某

种意义上，它表明这句话并不是一种批判或价值评价，而是一种客观陈述。奴隶丧失了他的

卓越，因为他失去了进入公共领域的资格，而卓越正是在公共领域中显示的。[3]p56 在古希

腊城邦中，奴隶不具有公民资格，作为非公民身份而不能享有公共领域这一空间。那么，只

有公民才有资格进入到公共领域之中，在每一个公开展示的活动中，获得在私人场合下无法

企及的一种卓越。 

通常意义上，公共生活乃是指人们在公共空间里发生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共同生活。

公共生活往往跟私人生活相对应，主要指涉人们的公共交往的生活。在私人生活的场合中，

包括家庭、职场、社交等等，我们多数是以私人个体身份出现的，我们恪守一定的边界和伦

理规则，以求获得良善乃至幸福的私人生活。进入公共生活，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跟他人相关，

被他人听到、看到，我们的行为方式指向的就不仅仅是作为私己性个人的幸福，而是包括自

我在内的共同体的福祉。与之相应，我们不仅仅追求个人性价值的实现，还需要求得公共价

值的实现。 



个体走进公共生活，意味着个体超越封闭、孤立的个人自我，而保持向公共生活中的他

者的开放性；与此同时，众多个体参与其中建构起来的公共生活，由于体现了众多个人的视

角而使得公共生活跟置身其中的每个个体具有某种内在契合，而非凌驾于个体之上。正因为

如此，公共生活的公共性在于超越个人的私己性欲求、同时也超越虚假的集体意识（即一种

凭借外力而建构起来的、缺少团队共契的强制性集体）而建构起来的具有某种团队共契性的

生活空间。个体进入公共生活之中，意味着个体进入公共事物的内在关切之中，对公共事物

的关注拓展了个体自我存在，由此而使得公共生活本身成为个体自我存在的一部分。正如杜

威所言“：相信平等的这个民主信念是这样一个信念：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机会来贡献他所可

能贡献的东西，而他的贡献的价值是由它在由类似的贡献所组成的这个整体中所占有的地位

和功能来决定的，而不是根据任何类型的先天地位来决定的。”[4]p46 相信集体中的每个人，

相信并充分尊重每个人贡献与集体的可能性，从而让每个人都能以自己的方式贡献于集体，

由此而平等地参与到公共生活之中。 

 

二、学校公共生活的意蕴及其特殊性 

 

学校公共生活乃是以学校为基本场域而展开的公共生活。学校场域的基本特征乃是个体

处于成人的过程之中，学生个体并不具备完全独立的公民个体身份来面对社会，学校公共生

活的特征与要义就在于如何充分地促成个体的独立性的生长和个体成人的自觉。这意味着学

校公共生活的引导性、生成性和来自成人[5]世界的必要的保护性。换言之，学校公共生活

乃是准公民的生活，是成长为独立公民个体需要经历的受保护的公共生活。学校公共生活的

开启需要充分考虑不同阶段儿童发展的特点，从体验到认同，从感性到理性，逐步引导个体

进入公共生活的价值关照之中，避免让儿童过早地承受他们难以理解接受的公共价值。 

常言“好的开始乃是成功的一半”，事物的开端总是包含着事物发展的重要而基本的质

素。良好的学校准公民生活的经历，无疑奠定一个人公民生活的基本范型。学校公共生活的

意义正在于奠定个体公民生活方式的原型，并孕育独立、自主、责任的公民德性于成长中的

儿童生命结构之中。学生个体进入学校公共生活场域，不是公共事物的被动承受者，而是积

极主动地参与者与建构者。每个人都是学校公共生活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潜在地具有影响学

校公共生活的可能性。每个个体的参与本身就在建构、扩展着学校公共生活空间，与此同时，

凭借对个人之上的公共事物的内在参与，学生个体的生命内涵也得以扩展。 

当前学校教育实践中，受应试教育和升学的影响，同时也含有对传统价值方式的反叛，

我们明确地鼓励，甚至执着于个人的成功。不少学校都打出“我行我棒“”你真行你真棒”

的教育口号，鼓励个人的成功，这对于超越传统的无我型的教育模式[6]p321乃是卓有意义的，

但这种对自我的强化，包括“自视”（self esteem）、自我主张（self assertion）、“自我的重要

性”（self  impotance），容易导致个人浪漫化，强化“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7]我们对于



无我型教育的超越并不是要回到封闭自我的狭小圈隅之中，我们还需要重新引导学生向他人

与世界开放，走向公共生活，培育公共精神，启迪公民德性。如果对个人自我重要性的强调

导致个人的自我封闭，这种重要性就不过是加强了孤立个人的自我欣赏与盲目自大，这样的

结果会导致外在世界之于自我的功用化。一旦外在世界成为自我发展的障碍，外在事物就会

轻易地转化成个体内心的怨恨，而导致个体无法与外在世界形成平等、积极的沟通。药家鑫

事件的发生就是这种自我封闭型人格的典型写照。公共生活的开启意味着充分地扩展个体生

存背景，引导个体的自我认识在公共生活中的扩展与生成，让个体站在自我的立场来看待周

遭世界的同时，学会站在世界之中来看待自我。如何充分地反思走向封闭的教育精神，引导

个体超越个人式的成功，使个体转向公共生活，就成了当下学校公民教育拓展的基本意义之

所在。“道德的力量来源于爱心、公正、知识、理解力和敏锐的洞察力等精神属性，以及为

社会服务的愿望。”[7]公共生活视野的开启，无疑为扩展个体的爱心、理解公正、运用知识、

培育公共生活的理解力和洞察力等提供了基本的可能性。 

“所有的人类活动都依赖于人们共同生活的事实，但只有行动在人类社会之外是无法想

象的。劳动无需他人的在场，虽然一个在绝对孤寂中劳动的人真正来说不是人，只是一个‘劳

动动物’（an  imail  laborans）（在这个词的最真实意义上。”[3]p23 儿童的学习亦如此，个人

性的学习无需他人的在场。学生在学校生活中按部就班的知识性学习，表面上看依赖老师、

班级的存在，但一旦老师、班级的意义仅仅只是为个人学习提供条件，知识性学习成为学生

学校生活的几乎唯一的目标，这种学习对于学生而言实际上并不足以构成真正的公共性的活

动，或者说学生的公共生活并不会因为这种看似自明的公共生活形式而自动开启，恰恰这种

以班级授课形式为载体、学生获得学业上的成功，究其实质而言还是个人性的活动，学生在

整个过程之中更多地作为“学习动物”，而不是作为学校公共生活中的人，获得个人在学校

生活中的真实存在。学校公共生活的开启，才足以引导学生个体进入他人之中，与他人共存，

获得自己的公共性品格。 

“中国的年轻人，在他的成长历程中，从未被鼓励发现世界发现自己，他只是选择最主

流的出路。这当然是最安全最舒适的，但他也并未把自己当作一个有无限可能的人来看。”

[8]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对世界的发现总是而且必须与对自我的发现连接起来，这也意味着

对自我的发现依赖于对他人和世界的发现，没有人可以孤立地成长为人，恰恰是自我封闭的

发展削弱了个体向着他人和世界的开放性的同时，也往往导致自我的膨胀。这也是我们一方

面强调学生的自尊自立，但同时又不能过于鼓励个人孤立的发展。学校公共生活恰恰是学生

个体发展世界与发现自我相结合的有效中介。 

 

三、学校公共生活的内在结构 

 

公共生活并不是一种自在的生活形式，并不是学生聚在一起自然地就结成了公共生活，



公共生活乃是一种自为的生活形式，是一种为公共价值引领的自主建构的生活形式。我们可

以奥利匹克作为公共生活的范式来说明公共生活的开启：圣火的点燃，象征着神圣事物的到

场，避免体育竞技成为纯然体育人之间围绕奖牌而竞技；运动员宣誓，意味着圣火所代表的

奥林匹克神圣价值，以语言的方式进入个体内心，以及对个体公共场域基本规则的认同；竞

技场上更高更快更远，公共生活中展现以身体为中心的自我生命存在的卓越。学校公共生活

的开启，乃是以公共价值来召唤学生个体的人性，让他们超越私己性个人价值诉求，站到公

共空间的庇佑之中，以公共价值来激活自我，浸润自我，以实际行动来磨砺自我，提升自我。 

就学生个体的活动方式，则无非是在言说和行动两个层面展开。在阿伦特看来，言说和

行动密不可分。“没有语言的伴随，行动不仅会失去其展现的特征，而且也同样会失去理由。

没有言语的行动不再是行动，因为这里不再有行动者；而行动者只有当他同时也是说话者时，

他才能成为行动者。”[9]p181 言说让人明辨公共生活的道理，在语言中开启、建构个体的公

共生活理想，提升公民德性；行动则让人真实地践行公共生活，获得公共生活体验，培育公

共生活技能，切实提升公共生活能力。 

托克维尔在论及美国国民教育对维护民主制度的帮助时写道，“真正的知识，主要来自

经验。假如美国人不是逐渐地习惯于自己治理自己，他们学到的书本知识今天也不会为他们

的成功提供太大的帮助。……美国的居民不从书本去吸取实际知识和实证思想。书本知识只

能培养他们接受知识和实证思想的能力，但不能向他们直接提供这些东西。美国人是通过参

加立法活动而学会法律，通过参加管理工作而掌握政府的组织形式的。社会的主要工作，每

天都是在他们的监视之下，甚至可以说是通过他们的手来完成的。”[1]p353 公民人格不是凭

借书本可以简单地教授出来的，公民人格的养成依赖于公共生活的历练。公民教育，究其实

质而言，乃是培育一种生活方式。扩展学校教育的公共生活视野，引导学生的公共参与，启

迪学生构建公民生活的雏形，无疑是公民教育的根本性路径。 

公民首先是一种社会赋予的身份，但又不仅仅是一种身份，更是一种行为方式，一种生

活方式。公民教育所要培养的公民德性，如友爱、责任与勇气等品德，以及追求正义、民主、

自由、平等的公民价值观应该与学生的具体生活实践紧密相连。虽然公民教育固然需要通过

相关的课程得以开展，但公民教育乃是生活的改造与公民生活方式的孕育，这意味着学校公

共生活的重建乃是学校公民教育的根本性路径。甚至，学校公民教育内含着学校教育品质的

整体改造与提升，即公民品格的历练与公民生活方式的孕育乃是当代学校教育的根本性目标。

学校公共生活的意义正在于奠定个体公民生活方式的原型，并孕育独立、自主、责任的公民

德性于成长中的儿童生命结构之中。 

学校公民教育实践无非是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作为手段与路径的公民教育，即经由相

关课程的开设来达成公民教育的目标；一是作为场域的公民教育，即让学校生活本身作为个

体公民生活的雏形，也就是让公民教育转变成日常生活形式，使个体公民品格的养成成为一

种自幼形成的生活习惯与生活方式。[16]从公共生活的视角而言之，前者主要指涉在语言中



建构个体公共生活的理想范型；后者则是把学校作为公共生活实践的场域。前者更多地指涉

德性，也就是个人对公民品性与公共生活的理想认知；后者更多地指涉行动，也就是在行动

中历练个体公民品性。 

与此相应，学校公共生活的开启也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事实层面，也就是通过学校公

共生活的具体形式来展开，让大家来活动中结成学校生活共同体，并历练个体的公共行动能

力；一是价值层面，也就是以公共价值的展开来扩展个体内心的公共生活视野，扩展个体内

心理解、接纳公共事物、培育个体的公共热情。两个层面互相支撑，缺一不可。缺少了价值

层面的扩展，事实层面的活动就不过是技术技能训练，缺少了价值的引导，再多的训练也无

法培育出健全的公民来；缺少了事实层面的支持，价值的开启也难免空乏，更重要的是个人

缺少了公共行动能力。 

从逻辑结构而言，价值层面乃是基础性的，惟有有了价值的根基，才可能生长出包含公

共理想的公共生活事实来。公共价值的开启主要在三个维度：一是面对国家社会整体的价值

追求，包括正义、秩序、忠诚等价值质素；一是面对他人和公共交往之中的价值追求，包括

友爱、诚信、助人、礼节等价值质素；三是面对公共事物和公共规则之中的价值追求，包括

公德、爱物、节俭等价值质素。除开以上三类价值质素，还有作为三类机制质素基础的理性、

健康、快乐等价值要素，这其中，理性（也可以叫智慧）乃是不同维度的价值实践都需要的

基础性质素，而健康和快乐虽然不直接构成价值实践本身的内涵，但确是价值实践者自我存

在的基础性价值。换言之，所有公共价值实践都需要实践者以健康、快乐的姿态进入其中，

带给他人和社会以健全的生命姿态，这本身就是一种公共价值立场。我们来看民国小学校长

刘百川设计出来的训育大纲：[10]p66~68训育标准分为诚实、尽忠、助人、友爱、礼节、爱物、

服从、快乐、节俭、勇敢、清洁、公德、勤勉、秩序、健康十五类，四个阶段，每一阶段内

每类有一条，共计六十条（见后表。略）。 

这是一个相对完整而系统的学校公共价值及其实践体系。具体的实践过程，则同样在两

个层面展开，首先是话语层面，其次是活动层面。“我们决定幼稚园和低年级用口头讲解，

逐日考查。中高级可将训育标准，印成卡片分发，定期令儿童反省。还可以在教学室和走廊

上公布起来”。[10]p66话语体系的疏明可谓学校公共生活实践的基础形式。 

我们再来看张伯苓南开学校的教育实践及其公共生活理想建构“：南开学校系由国难而

产生，故其办学目的旨在痛矫时弊，育才救国。窃以为我中华民族之大病，约有五端，首曰

‘愚’。千余年来，国人深中八股文之余毒，民性保守，不求进步。又教育不普及，人民多

愚昧无知，缺乏科学知识，充满迷信观念。次曰‘弱’。重文轻武，鄙弃劳动。鸦片之毒流

行，早婚之害未除。因之民族体魄衰弱，民族志气消沉。三曰‘贫’。科学不兴，灾荒叠见，

生产力弱，生计艰难。加以政治腐败，贪污流行，民生经济，濒于破产。四曰‘散’。两千

年来，国人蛰伏于专制淫威之下，不善组织，不能团结。因此个人主义畸形发展，团体观念

极为薄弱。整个中华民族有如一盘散沙，而不悟‘聚者力强，散者力弱’‘、分则易折，合



则难摧’之理。五曰‘私’。此为中华民族之最大病根。国人自私心太重，公德心太弱。所

见所谋，短小浅近，只顾眼前，忽视将来，知有个人，不知团体。其流弊所见遂至民族思想

缺乏，国家观念薄弱，良可慨也。”[11]p268 开宗明义，张伯苓先生直接提出南开学校的价值

目标的出发点，那就是针对现实中的“愚贫弱散私”。以此为靶子，提出五项训练，即重视

体育、提倡科学、团体组织、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上述五项训练，一以‘公能’二

字为依归。目的在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故本校成立之初，即揭

橥‘公能’二义，作为校训。唯‘公’故能化私，化散，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唯

‘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服务之能力。此五项基本训练，以‘公能’校训

为指导原则。而‘公能’校训，必赖此基本训练，方得实现。分之为五项训练，合之则‘公

能’二义。允公允能，足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11]p273“公能”二字，分别指

涉公共生活开启与公民品性生长的两个层面，一是强调公共德性，一是强调服务能力。如果

说“愚贫弱散私”是负价值目标，那么“公能”就是正价值目标的确立。在这里“，公能”

和“愚贫弱散私”分别构成公共生活开启与公民性生长的正负两个层面的价值目标。五项训

练则是价值目标的训练形式，也就是学校公共生活开启的具体实践路径。 

张伯苓对南开学校的设计清楚地体现出学校公共生活开启的内在结构。南开学校之所以

能取代良好的教育成就，为后人所称道，正在于其清明的教育理路。“四十年来，我南开学

校之训练目标一贯，方法一致。根据教育理想，制定训练方案，彻底实施，认真推行，深信

必能实现预期之效果，收到良好之成绩也。”[11]p273 

 

四、学校公共生活的历练与学校整体教育目标的实现 

 

学校教育的根本目标就是促成个体完整成人，成人不仅是个体性事件，而且是事关公共

生活的公共性事件。唯有将个体置于公共生活与公共价值之中，一个人才可能最大限度地成

为人，成为社会场域中的公民。公共生活的扩展可以说是公民生活习得的基本路径，或者说

是公民生活的基本形式。以公共生活的扩展来开启学校公民教育的可能性，扩展学校生活的

精神气象，提升学校教育的境界。 

如何超越当下的应试教育，凸显教育的公共品质，乃是当前学校教育发展应有之义。教

育是为了培养人，或者说，培养现代社会中合格乃至优秀的公民。公民人格的孕育有赖于广

博的教育基础，学校教育是一个整体，这意味着公民教育实际上需要上升为学校教育整体目

标，才可能完整地实现。只有当学校教育整体指向的不是个人私己性欲求的无限扩展，教育

的公共性才能真正开启。在这个意义上，公民教育不是作为应试教育的补充，而是应当贯穿

学校教育的始终，渗透在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教育的根本目标。谈论公民教育不仅仅是

德育意义上的公民道德品质的养成，而是学校教育品质意义上的，涉及学校教育的整体目标，

或者说根本目标，换言之，学校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培养健全的公民，让个体以独立的人格、



良好的社会公德和踏实的社会服务能力进入社会之中“，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12]p135

切实地承担国家社会一份子的责任，过有尊严的生活。 

图图[13]在《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中提到一种非洲式的世界观，Ubuntu，这个词很难

用西方语言表达，它表述的是人之为人的精髓。“当我们高度赞扬一个人时，我们说‘:Yu，

u ubuntu’，即‘嘿，他或她有  ubun‐tu’，意思是说这个人慷慨、好客、友好、体贴和热情。

他把自己的所有与他人分享。我们可以绑在一种生活中。我们说：‘一个人的为人是通过他

人表现出来的。’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我之为人因为我有归宿’。我参与，我分享。

一个有  ubuntu  的人开朗而乐于助人，他或她肯定别人，不因他人的能干和优秀而感到威胁，

因为他或她懂得自己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并由此具备了充分的自信；当其他人被侮辱、被

贬低时，当他们被折磨、被压迫或被敌人以等地对待时，他或她也会感到这种屈辱。”[14]p34~35

人之为人，乃在于其生活在个体彼此之间构成的更大的整体之中。每个人都通过他人而存在，

每个人的存在都包容在他人之中，对他人的肯定、包容、接纳不仅有助于实现个体人性的卓

越，而且也有利于实现个体生存的自信。学校公共生活的开启，其意义就在于通过个体封闭

性自我空间的敞开，开启个体通向他人与更高整体存在的门扉，开启个体人性卓越的可能性。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以“烦”作为个体生存的基本结构，揭示个体与他人共在

的本质。教育作为引导个体成人的实践活动，怎样引导个体进入与他者的共在，或者说以共

在作为个体成长的基本视域，把他者纳入个体生存结构之中，同时也让个体进入他者的生存

结构之中，避免个体在教育情景中的孤立化生存，避免教育成为原子式个人的发展，由此而

促成教育实践以及个体发展的内在开放性，事关教育实践的本质。换言之，学校公共生活的

开启绝非可有可无，而是事关学校教育本质的实现。一旦学校教育纯粹地沦为个人升学训练

的加工厂，学校教育的公共空间毫无疏明，学校教育就不过是在培养读书的机器，而不是育

人。 

如果说学校生活中的学习表面上是一种公开的、集体性的活动，但实际上在我们当下这

种插秧式的班级授课模式，和以知识的获得与技能的发展为根本取向的教育实际中，学生的

学习更多地是一种个人性的活动，班集体更多地是作为众多单一个体学习的背景，并没有成

为个体的学习活动本身。正因为如此，当下应试教育的繁荣，造就了大量与应试相关的诸种

知识与能力发达的年轻人，却并没有让他们的人格发育充分。个中原因，正在于貌似集体状

态中的学习生活，恰恰展开的不过是个体性的活动，公共生活并没有真正向置身于其中的个

体敞开。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学校生活之于个体发展的意义：学校生活的意义不仅仅

是为个体知识技能的学习提供基础，也就是作为个人性的个体发展的工具，同时众多师生在

一起的学校生活本身就应该成为个体成长的一部分，学校生活的意义不仅在于为个体的私人

性成长提供阶梯，而且也在于为个体的公共性成长提供场域。[25]这意味着学校教育需要超

越个人性的知识学习，引导个体以话语与行动的方式参与到学校公共生活之中，公共性交往

的扩展让学生从个人性的生存状态转向学校、班级公共生活的生存状态。同时，学校、班级



也由工具性集体变成真实的交往共同体。 

不少人这样评论，当下的教育正在越来越多地造就有知识而无文化的一代新人。这句话

难免耸人听闻，但其中道出的问题令人深思。文化的本质是一种价值，有文化意味着个体生

命的价值濡染，而有知识不过是扩展了个体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并没有上升到价值濡染的高

度。阿伦特所论及的当代社会越来越多的平庸之恶表明，强调以知识为中心的素养的发达，

都可能是自我中心的点缀，并不足以引领个体获得并践行普遍性的公共价值。如果说知识的

增长更多地是一种个人性的活动，那么价值的体验与认同，则更多地是公共性的，孤立的个

人不可能衍生出充分的公共性价值认同，惟有将个体置于公共生活的广泛参与之中，方可让

个体切实地走向他人，走向社会，获得超越个人之上的公共价值的认同。惟其如此，学校教

育才真正担当起面向时代与社会、化育健全人格的使命与责任，学校也才真正成为育人之地，

而不是缺乏人格与生命气象的、为诸种精神狭窄的训练所充斥的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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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lightenment of Public Life and the Eelevation ofSchooling’s Aim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l development is a process of becoming an integrated man. If 

becoming a useful person considered a personal event of an individual--even though it requires 

social standards, the process itself can be accomplished within a private range, then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an integrated man is certainly a public event. Every man lives among other people-- 

publicity is an essential attribute of human nature. Schooling is not to turn people into tools of 

personal use or a means of making a living, but to bring out integrated manand women--It is the 

fundamental aim of schooling, and to achieve this schooling need to enlighten individual’s public 

life vision, to cultivate individual’s public spirit, and to encourage individuals to form full 

humanity in the public view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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